
今
年
廣
東

高
考
的
作
文

非
常
別
致
，

出
題
人
竟
然

開
出
了
︽
你

想
生
活
的
時

代
︾
這
樣
有

趣
的
標
題
。

這
題
目
突

然
帶
給
我
很

多
感
慨
。
原

因
在
於
，
我

這

個

七

零

後
，
習
慣
了

被
命
運
安
排
的
生
活
，
突
然
給
我
自
由
，
讓
我
選
擇
，
竟
然
有
些
受

寵
若
驚
的
感
覺
。
當
然
，
我
隨
即
否
定
了
自
己
是
一
個
斯
德
哥
爾
摩

綜
合
症
患
者
的
可
能
，
開
始
思
考
醞
釀
這
件
事
。

大
歷
史
學
家
湯
因
比
曾
經
說
過
，
如
果
給
他
自
由
，
他
願
意
選
擇

生
活
在
公
元
一
世
紀
的
新
疆
。
原
因
是
，
彼
時
的
新
疆
是
一
個
多
種

文
化
交
匯
的
地
方
。—

—

文
人
的
腦
袋
瓜
子
轉
得
一
般
比
較
快
，
除

了
願
意
生
活
在
一
世
紀
的
新
疆
，
湯
因
比
還
想
活
在
宋
朝
。
論
原

因
，
據
說
因
為
宋
朝
的
開
國
皇
帝
曾
經
留
下
祖
訓
：
本
朝
不
得
以
言

論
治
罪
。
這
一
條
，
比
起
被
某
些
歷
史
學
家
反
覆
歌
頌
的
康
乾
盛
世

要
強
多
了
，
比
明
朝
朱
棣
的
血
腥
統
治
也
強
多
了
。

湯
因
比
願
意
生
活
在
宋
朝
，
德
國
漢
學
家
顧
彬
則
喜
歡
唐
朝
。
這

個
喜
歡
給
中
國
文
壇
找
找
麻
煩
的
刺
兒
頭
說
，
他
想
到
唐
朝
去
，
和

李
白
一
起
生
活
。
他
說
他
懂
得
﹁
孤
帆
遠
影
碧
空
盡
，
惟
見
長
江
天

際
流
﹂
的
孤
獨
，
如
果
見
面
，
會
請
李
白
喝
六
十
八
度
的
白
酒
。
說

心
裡
話
，
懂
得
唐
詩
實
在
算
不
上
甚
麼
，
在
內
地
，
小
學
四
年
級
的

學
生
就
懂
得
﹁
天
際
流
﹂
了
。
倒
是
請
李
白
喝
酒
這
件
事
情
，
頗
能

夠
說
得
過
去
。
我
倒
希
望
，
這
兩
個
充
滿
浪
漫
主
義
情
結
的
文
人
，

大
醉
之
後
，
能
夠
像
北
宋
梁
山
泊
的
好
漢
們
一
樣
，
大
碗
喝
酒
、
大

塊
吃
肉
，
喝
醉
了
去
文
字
的
叢
林
裡
廝
殺
一
番⋯

⋯

如
果
是
我
。
如
果
是
我
，
我
願
意
生
活
在
沒
有
電
燈
的
時
代
。
千

萬
年
來
，
我
們
的
老
祖
宗
一
直
生
活
在
黑
燈
瞎

火
的
暗
夜
裡
。
每
到
夜
晚
，
他
們
都
早
早
休

息
。
他
們
遵
循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的
模

式
，
不
像
我
現
在
，
起
得
比
雞
都
早
、
睡
得
比

狗
都
晚
。

現
代
科
技
的
偉
大
力
量
，
早
就
把
我
折
騰
成

了
一
個
愛
失
眠
的
傢
伙
。
與
我
同
樣
經
常
失
眠

的
一
個
朋
友
，
頭
頂
早
就
謝
了
。
出
了
門
走
在
大
街
上
，
給
人
的
感

覺
是
：
此
君
乃
環
保
節
能
的
模
範
。

如
果
沒
有
電
燈
電
話
電
視
機
電
腦
，
如
果
沒
有
網
絡
，
我
最
多
晚

上
八
點
半
就
休
息
了
。
這
樣
，
該
死
的
胃
炎
也
不
會
纏
上
我
。
我
不

喜
歡
生
活
在
有
現
代
科
技
的
時
代
，
儘
管
我
充
分
享
受
了
現
代
科
技

的
種
種
好
處
。

如
果
給
我
選
擇
的
自
由
，
我
不
願
意
生
活
在
康
乾
盛
世
和
漢
武
帝

時
代
，
更
不
願
意
生
活
在
每
個
王
朝
的
末
期
。

漢
武
帝
時
代
固
然
雄
武
，
但
是
老
百
姓
付
出
的
代
價
太
大
。
為
了

打
敗
匈
奴
，
國
家
府
庫
枯
竭
，
民
間
十
室
九
空
。
這
樣
的
時
代
，
足

以
滿
足
野
心
家
的
偏
好
，
卻
太
不
適
合
普
通
人
的
生
活
。

我
不
願
意
生
活
在
康
乾
盛
世
。
這
樣
的
時
代
，
一
方
面
國
家
經
濟

迅
速
穩
定
，
另
一
方
面
，
文
化
領
域
萬
馬
齊
喑
、
風
聲
鶴
唳
。
我
同

樣
不
願
意
生
活
在
每
個
王
朝
的
末
期
。
當
年
崇
禎
帝
自
殺
之
前
，
親

手
砍
下
了
自
己
女
兒
的
手
臂
，
哭
㠥
說
，
﹁
汝
何
故
生
我
家
？
﹂
這

是
何
等
的
悲
慘
！
︽
資
治
通
鑒
︾
裡
，
專
門
錄
有
南
朝
宋
末
代
皇
帝

劉
准
的
一
句
話
，
這
個
走
投
無
路
的
皇
帝
說
：
﹁
願
後
身
世
世
勿
復

生
天
王
家
！
﹂

末
代
皇
帝
們
尚
且
如
此
，
黎
民
百
姓
的
日
子
就
不
要
說
了
。
東
漢

末
年
，
十
室
九
空
。
到
了
西
晉
，
全
國
人
口
不
過
數
百
萬
人
。
因
為

長
期
戰
亂
，
死
者
十
九
。
曹
操
在
︽
蒿
里
行
︾
中
寫
道
：
﹁
千
里
無

雞
鳴
，
白
骨
露
於
野
﹂。
至
於
唐
朝
末
年
，
黃
巢
起
義
，
軍
中
無

糧
，
起
義
軍
就
抓
住
老
百
姓
殺
了
吃
。
把
人
放
到
石
磨
裡
磨
成
肉
泥

⋯
⋯

王
朝
末
世
，
慘
不
忍
睹
。

我
算
半
個
文
人
吧
。
如
果
讓
我
選
擇
，
我
願
意
選
擇
生
活
在
文
藝

復
興
的
時
代
。
因
為
那
是
一
個
文
化
自
覺
且
充
滿
朝
氣
的
時
代
，
就

像
屬
於
中
國
的
一
九
八
零
年
代
。
我
還
願
意
選
擇
盛
唐
，
那
個
時
代

大
街
上
酒
店
裡
站
滿
了
胡
姬
，
金
髮
碧
眼
的
美
女
們
以
及
他
們
的
家

人
紛
紛
到
長
安
來
淘
金
。
當
然
，
選
擇
盛
唐
還
有
一
個
理
由
：
那
是

一
個
文
化
上
充
滿
自
信
的
時
代
。
大
氣
，
無
與
倫
比
，
百
無
禁
忌
。

如
果
給
我
充
分
的
自
由
，
我
還
想
到
蘇
東
坡
的
時
代
去
，
聽
東
坡

持
鐵
板
唱
大
江
東
去⋯

⋯

這
樣
的
生
活
，
才
是
真
正
開
心
快
樂
的
生

活
。
當
然
，
我
不
會
選
擇
兩
晉
，
儘
管
阮
籍
的
白
眼
很
可
愛
，
但
那

是
亂
世
，
江
山
不
幸
詩
家
興
，
顛
沛
流
離
，
又
有
甚
麼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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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釋之，字季，西漢南陽
人。曾事文景兩朝，官至廷
尉，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被
後人譽為西漢的法學家。
一次，張釋之隨從漢文帝出

行。登臨虎圈，文帝詢問簿冊
上各種禽獸的情況，問了十幾
個問題，上林尉東張西望，全
都答不上來。看管虎圈的嗇夫
從旁代為應對，答得很是周
全。為顯示自己的才能，他回
答起問題來如回聲相應，且無
法問倒。文帝說：「當官的難
道不該像這樣嗎？上林尉不可
依靠。」於是就命張釋之提拔
嗇夫為上林令。
過了一會兒，張釋之上前

說：「陛下以為絳侯周勃是怎
樣的人？」文帝說：「是長者
啊。」釋之又問：「東陽侯張
相如是怎樣的人呢？」文帝又
答：「是長者。」張釋之說：
「絳侯與東陽侯都被稱為長
者，議事時又都不善言辭，難
道也讓他們像嗇夫那樣喋喋不
休地耍嘴皮子嗎？秦國重用刀
筆之吏，官吏們爭㠥以辦事迅
急苛刻督責為高，然而這樣做

的害處在於徒具官樣文書而無實質內容。因為這個緣
故，秦君聽不到自己的過失，國勢日衰，以至二世而
亡，天下土崩瓦解。現在陛下因嗇夫能言就越級提拔
他，我擔心的是天下跟風，爭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
實際。況且下效上行，比如影隨形還要快，皇上的一
舉一動都將影響到天下人，不可不慎啊。」文帝說：
「好吧。」於是就此打住，不再提拔嗇夫為上林令。

這件事，見於《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漢書》
襲用《史記》資料，合併為張馮汲鄭傳。從司馬遷的
記述中不難看出，他對張釋之的做法是認同的讚賞
的。但若將整個傳記聯繫起來，全面進行觀照，太史
公更看重張釋之的執法不阿和漢文帝的從諫如流。在
能否提拔嗇夫這件事上，張釋之的勸諫也只是一家之
言，一面之理。　　
據咸陽史志介紹，秦漢時期的上林苑規模很大，總

面積超過2,000平方公里。作為皇家園林，有一套嚴密
的管理體系。西漢初年，上林苑由少府管轄，漢武帝
時轉入水衡都尉。水衡都尉是個部門齊全的管理機
構，屬官不下二十餘種。上林令是較高級別官吏，主
管苑中禽獸，那個被文帝問倒的上林尉，主管苑中安
全保衛工作，而嗇夫則專門負責虎圈的日常事務。從
責任分工可以看出，上林尉為甚麼會被問倒，而嗇夫

卻能對答如流。
漢文帝來上林苑巡視，問起苑中禽獸情況，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其初衷並非考核官員。上林尉儘管不具
體負責虎圈管理，但作為上林苑的二把手，對苑中禽
獸的大致情況總該了解一些，即便口拙，也不至於十
問全不知。文帝對他不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相比
之下，那個對答如流的嗇夫讓文帝轉嗔為喜，一時高
興，立馬就要封官。對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
來說，這樣做按說也不算甚麼出格的大事。
那個虎圈嗇夫，在上林苑中是個底層小吏，難得有

這樣的陞遷機會，表現一下自己也在情理之中；僅就
熟悉本職工作這一點來看，他做得非常稱職，即便提
拔他做上林令，也無明顯的不妥之處。對於嗇夫來
說，能見皇帝於當面，並受到稱讚與嘉許，這是多麼
大的榮耀，多麼好的機遇啊！只可惜機緣不巧，碰上
了張釋之「從中作梗」，將他一生中難得的一次好運
給撞破了。在張釋之的官場閱歷中，這不過是小事一
樁，微不足道，而對於嗇夫個人來說，帶來的損失卻
是百分之百。
再說啦，能說會道不等於油嘴滑舌，能言善辯不等

於巧言令色，我們不能把擅長辭令的人都說成是耍嘴
皮子的。言論雖屬務虛，但也不見得就是空談，否則
何來「言之有物」呢？作為語言表達能力，口才本身
並不具有道德屬性，關鍵是看甚麼人用，用在哪裡，
如何運用。同樣是飴糖，柳下惠說可用來盡孝道以養
老，柳下跖卻說可用來粘門栓以行竊。
熟悉中國文官制度的人都知道，崇仰口才，倚重辭

令，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官場的一大特色，每個朝代的
廟堂之上，幾乎都有那麼幾位伶牙俐齒的名嘴。這些
名嘴雖然不都是一路貨色，有能臣也有弄臣，卻都能
得到皇帝老兒的封賞。即便在民間，嘴上功夫好的
人，混飯吃的路數也更多一些。靠口才賣藝立身，比
及引車賣漿者流，地位不見得有多高，但錢要來得容
易些。
戰國時期的張儀，被楚人疑為竊賊暴打了一頓，鼻

青臉腫地回到家中，面對妻子的埋怨，他張開嘴巴問
妻子：「你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妻子說：「在呀。」
張儀說：「這就夠了。」
張儀的意思是說，只要
舌頭還在，就不愁沒有
出路，就總有出人頭地
的一天。
口舌之於人，不僅是

飲食吐納、社會交際的
工具，也是謀求生計、
施展抱負、開創事業的
本錢。事實上，不論過
去還是今天，能說會道
的人總是受歡迎的，他
們在官場、職場上左右

逢源，陞遷的機會也比訥於言者多一些。就拿如今選
拔公職人員的程序來說，筆試之後有面試，而面試成
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敏捷的思辯應對能力和
流暢的口頭表達能力。正因為如此，書店中從來都不
缺傳授語言藝術的專著，課堂上也不缺講授演講技巧
的老師，學校裡也不乏進行口才訓練的學子。
人們之所以這樣看重口才，除了因為它具有功利層

面的優勢外，還因為它能發揮物力難以發揮的作用。
在許多智者看來，口舌的威力勝過拳腳，勝過刀槍。
有道是「一人之辯，重於九鼎大呂；三寸之舌，強於
百萬雄兵」。張儀、蘇秦者流，正是憑借三寸不爛之
舌，思辨勸諫，拜相封侯，「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
千里之外」，將口舌之勇演繹到極致。即便在今天，
因口才好而使事業如虎添翼者也大有人在，如李肇
星、余秋雨、白巖松、易中天、馬雲、汪涵、俞敏洪
等。口才不僅能增強思辨力、說服力，擴大影響力，
而且也可以轉化為生產力和戰鬥力。
當然，上邊的分析還只是站在嗇夫的角度，就口才

說口才，㠥眼於口才的基本功用，未能立足用人導向
的大局，用長遠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人家張釋之站
得高、看得遠，一席話把皇帝給說服了。張釋之的擔
心也不無道理，歷史上確有空談誤國的前車之鑒。那
些「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所謂忠
臣，有幾個是實幹興邦的能臣？張釋之不同意提拔匯
報工作頭頭是道的嗇夫，是怕在用人問題上產生負面
影響，這當然也應當引起我們的警鑒。
僅僅是因為一次工作匯報，就受到前來本地調研的

領導賞識，不久後擢升要職，從此官運亨通，青雲直
上。這樣的事例發生的幾率儘管不高，卻不是個案，
也不止於傳聞，說出來有名有姓，舉證者大有人在。
中國演講學教授邵守義認為，是人才未必有口才，有
口才必定是人才。但如果唯口才是舉，以匯報取人，
就會在用人問題上產生誤導，讓那些誇誇其談的人鑽
空子，使那些埋頭幹實事的人受冷落，以至於華而不
實之風盛行。因此，選拔任用幹部要堅持德才兼備，
重口才不惟口才，選口才也選幹才，既要看表達能
力，又要看實際能力，更要看綜合素質。

多次聽人錯將古建築的抱鼓石與門簪指
稱之為「門當」與「戶對」。按照古建築學
家劉敦楨在《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
的考查，門簪一般都是一到二對，它和抱
鼓石一樣，都不能表示門第的高下。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群望》說：

「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
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所謂「書
香門第」，是在東漢末年的動亂以後，那些
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的家族，為社會所仰
望，成為政治、經濟上的特權階級。而凡
門第必有家學，無家學即不成其為門第。
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也可以算是一種
選舉制度，但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
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於是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就漸漸成了定
局。到了魏晉南時期，出現了「王與馬共
天下」的情況，皇帝也必須依靠他們的支
持。
唐柳芳《氏族論》

說：「郡姓者，以
中國士人差第閥閱
為之。」這些盤踞
於地方的門閥士族
自視甚高，所謂
「士庶之別，國之
章也」。梁武帝
時，侯景上表要求
娶王、謝大族之女
為妻。梁武帝問書
說：「王謝高門，
非君之偶，可斟酌朱異、張綰以下諸大族
的女兒。」氣得侯景發狠說：「待我得
志，必將吳境子女全部配給兵士當奴僕！」
王珣娶的是謝萬之女；王㠑娶謝安之女；
王僧達娶謝景仁之女，這就叫門當戶對。
《氏族論》說：僑姓以王、謝、袁、蕭

為大；吳姓以姚、王為大；山東郡姓以
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郡姓以
杜、韋、裴、柳、薛、楊；代北虜姓則
竇、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僑
姓、吳姓、兩個郡姓加虜姓合稱四姓，
「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
選。」以前大家都重視修家譜，這也是一
個重要原因。
北魏又有新發展，《夢溪筆談》說：

「印度有種姓制度，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
盛行於中國」，後魏佛教大盛，所以也想借
鑒印度的這個制度。隴西李氏自認為是大
姓，聽到這個風聲，恐怕入不了高門，於

是星夜乘明駝，急速趕到洛陽。可惜「四
姓已定」，所以被人戲稱為「駝李」。與印
度不同的是：三世公者曰「膏梁」；有
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
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
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
員郎為「丁姓」，就像強盜分贓一樣。但畢
竟和印度國情不同，他們相互間也不容易
買賬，於是又「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
西李、滎陽鄭為甲族」。最後越來越多，
「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
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
門第觀念一直影響到了後世，《西廂記》

中，老夫人也因為「雖然不是門當戶對，
也強如陷於賊中。」所以願意：「兩廊不
問僧俗，如退得賊兵的，便將鶯鶯與他為
妻。」在老夫人眼中，這自然是門不當戶
不對的權宜之計。只不過這種做法，已經

到了非常嚴重
的程度。南朝
梁沈約的《奏
彈 王 源 》 中
說：東海王源
將女兒嫁給富
陽滿氏，「源
雖人品庸陋，
胄實參華」，現
在 兩 家 聯 姻
「士庶莫辨」竟
然成了「實駭
物聽」的嚴重

事件了。
唐朝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也因襲

魏晉南北朝舊例，以李姓為第二，唐太宗
大怒。最後以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
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
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宰相的李義
府因不屬「五姓七族」，要為他兒子向河東
崔氏求婚時，也遭到了拒絕。
柳宗元出身於河東柳氏，所以稱「柳河

東」。杜甫從他曾祖父起，就由襄陽遷居河
南鞏縣，卻自號「杜陵野老」、「杜陵布
衣」，是因為關中郡姓杜首；韓愈是河內河
陽人，卻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
也因為昌黎韓氏門第比較高，他們都不能
免俗。門第高了，不管它是否已經腐朽、
老化了，多少還是可以自以為了不起的。
蘇東坡遇上怕老婆的陳造，寫了一首詩譏
笑他：「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
然」。陳造的夫人，就出自河東柳氏。

鄰居的小孩職高畢業，在一家快餐店做店員，月薪不
高，但小伙子很快樂，認為自己學到了不少新東西，還交
到了一些新朋友，這樣的生活很符合他之前的期待。可是
他的父母卻不這樣認為，總是責怪孩子沒有出息，整天在
他面前念叨，誰家的孩子工作好、薪水高，都開始供房
了；誰家的孩子做生意很厲害，掙錢大把大把的⋯⋯這樣
做的結果，就是使得雙方的關係難以相合，父母的精神緊
張，孩子也很痛苦。
上述場景可謂是當今社會最為常見的一幕。改革開放數

十年後，人們對於「成功」的追求，儼然已成為了一種社
會性的焦慮，地位的高低、金錢的多寡，已是許多人衡量
生活質量的基本元素。由於物慾的流行，功利的擴張，以
及精神信仰的缺失，許多人徘徊在內心與現實之間，因沒
有獲得外界所認同的「成功」，即使衣食無憂，也感覺不
到一丁點的生活樂趣。所以，也不乏為了滿足虛榮和感官
需求、甘心情願做物質奴隸的人，每天就像鐘擺一樣忙忙
碌碌，卻從不肯稍稍停留一下匆忙的腳步，看一看、享受
一下已有的生活。
南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裡記有一事：南宋寧宗年

間，江西信州的官員無意中從地下挖出一塊唐代的石碑，
是一位周姓女子為亡夫所作的墓誌和墓銘。墓誌稱其夫名
為「曹因」，是鄱陽的世家子弟。曹因的祖父、父親都曾
在唐高祖李淵手下為官，可是到了曹因這一代，卻三次參
加科考而不第，只能在家做個禮義鄉紳。而且在婚後的第
八年，曹因又因病客死於前往京城長安的路上，留下周氏
孤兒寡母，獨自應對一大堆難以收拾整頓的後事。聞訊之
後，與曹家有舊的朝廷公卿、鄉鄰耆舊，都很同情這一家
人，為孤兒寡母歎息，認為曹因未能仕宦為官，就已屬不
幸，如今又早赴地下修文，更是悲劇。
遺孀周氏卻不以為然，認為丈夫未能仕宦為官、獲得世

俗的成功，並非不幸，因為平淡的人生也是生活的一種形
式。至於生死，乃是人力無法控制的事情，也不必為之歡
喜或悲傷，只須順乎自然即可，只要家裡還有田地，就能
過活，丈夫生前讀過的書，也可以用來教導孩子。所以，
周氏為丈夫曹因作墓銘：「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
理，哀復何言！」表達自己不認同世俗既定價值準則、豁
達對待一切變故的生活態度。
周氏為亡夫撰寫的墓誌和墓銘，被宋人掘出後，觀者無

不感歎周氏善於從平淡人生尋求美好的獨立人格及生活範
式，於是特地把這件事情記載下來，勸諭後人。
古今理同，成功固然是值得人們奮力追求的目標，但平

淡也是一種活法。畢竟幸福只是一種主觀感受，並無物化
衡量的標準，只要能從所處環境當中得到樂趣，就是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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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也是一種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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